《齐桓晋文之事》讲授

江苏省天一中学  唐缨

一、导入：

1、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孟子序说》：“《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７０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

3、孟子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在严格区分王道与霸道的基础上，力倡王道，反对霸道。孟子所谓的王道，就是圣王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道德教化，以德服人，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实现国家的治理。所谓霸道，就是霸主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暴力强制，以力服人，以暴力与强制为手段，实现国家的治理。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终其一生，言辞雄辩的孟子游说于各国，基本上都是在宣扬这样一个主张：实行以仁德为基础的王道，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霸道。按照孟子的看法，要做出这种选择也不难，只要诸侯们自觉地从依靠武力的霸主转向依靠仁德的圣人就行了。孟子的理论尽管在当时四处碰壁，但数千年以降，王道与霸道之分，一直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和历代统治者所坚持、所接受。 

4、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 的结论中。……‘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

6、王安石《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二、解读（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

第一部分

第一层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陆贾《新语》：“齐桓公尚德以霸。”齐宣王所问实为“霸道”而非“王道”。《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诸侯之罪人也。”）可得（能够、可以）闻（说来听听）乎？”齐宣王，姓田氏，名辟强，诸侯僭称王也。齐桓公、晋文公，皆霸诸侯者。

孟子对（回答，只用于下对上、卑对尊）曰：“仲尼之徒（徒党，同一类的人、同一派别的人。朋、属、伦、辈、侪）无道（称述、谈论）桓、文之事者，是以（因此）后世（后代的学生）无传（传述）焉（语气词、代词两可）。臣未之闻也<宾语前置句>。无以（以通“已”，无已，不得已），则王（去声，称王统治天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无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谓王天下之道。

第二层

王曰：“德何如（怎么样，作谓语），则（才、就、那么，连词表条件关系）可以王矣？”

孟曰：“保（安抚、安定）民而（从而，连词表因果）王，莫（没有人，无定代词）之能御（抵抗）也<宾语前置句>。”保，爱护也。
王曰：“若寡人者（像……的样子、好象……似的。代词，与“若”构成动宾词组表比拟），可以保民乎哉？”

孟曰：“可。”

王曰：“何由（从哪里、凭什么、根据什么）知吾可也？”

孟曰：“臣闻之胡龁曰（①臣闻之，胡龁曰：……②臣闻之<于>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连词，表修饰）过堂下者（代词，……的人），王见之，曰：‘牛何之（到、往）<宾语前置句>？’对曰：‘将以<之>衅钟（杀牲口以血涂钟以祭祀之礼）。’王曰：‘舍（释放、放弃）之！吾不忍其觳觫（因恐惧战栗而发抖），若（好象、就像）无罪而（却）就（接近、靠近，引为“走向”）死地。’对曰：‘然则（既然这样，那么）废（废弃、停止）衅钟与（通“欤”）？’曰：‘何（怎么、哪里，副词）可废也？以（介词，拿、用）羊易（换、替换）之！’不识（知道，《石钟山记》：“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有诸（兼词“之乎”）？”龁，音核。舍，上声。觳，音斛。觫，音速。与，平声。胡龁，齐臣也。衅钟，新铸钟成，而杀牲取血以涂其衅郄也。觳觫，恐惧貌。孟子述所闻胡龁之语而问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王曰：“有之。”

孟曰：“是（这）心（善心、仁爱之心）足以（足够用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以……为，认为……是）爱（吝惜、舍不得）也（表肯定），臣固（本来）知王之（取独）不忍也。”王见牛之觳觫而不忍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爱，犹吝也。

王曰：“然（这样—<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诚（确实、的确、真的，副词表肯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狭小）小，吾何（怎么、哪里，副词）爱一牛？即（就是，副词表加强肯定）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因此）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实有如百姓所讥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孟曰：“王无异（奇怪、觉得奇怪。古今异义词，今“无异于”=相同于、等于）于（对、对于，介词）百姓之（取独）以王为爱也（判断语气）<状语后置句>。以小易大，彼恶（①何，哪里、怎么，副词；②什么，代词）知之？王若隐（痛惜、哀怜、伤痛，恻隐之心）其无罪而就死地，则（那么，连词表条件）牛羊何（什么，为什么）择（区别、区分）焉？”

王笑曰：“是诚（真的、实在）何（代词作定语，什么样的、什么）心哉？我非爱其（①自己的，②那些）财而（所以、从而）易之以羊也<状语后置句>，宜（应该）乎百姓之谓我爱也<主谓倒装句>。”恶，平声。异，怪也。隐，痛也。择，犹分也。言牛羊皆无罪而死，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设此难，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无以自解于百姓之言也。

孟曰：“无伤（损害、妨碍）也，是乃（副词，就是）仁术（行仁政的途径、策略）也，<然而、只不过>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对、对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远离）庖（厨房）厨也。”远，去声。无伤，言虽有百姓之言，不为害也。术，谓法之巧者。盖杀牛既所不忍，衅钟又不可废。于此无以处之，则此心虽发而终不得施矣。然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故以羊易牛，则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此所以为仁之术也。声，谓将死而哀鸣也。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

唐按：王之心实已有“仁术”之积极因素包含在内，可是刺激、引发这种内心“仁”、“不忍之心”尚需要靠牛的觳觫，对于看不出觳觫的羊就没能引起思想与情感上的重视，因而要注意探求内心，由此引发下文。

第三层

王说（通“悦”），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揣摩、猜测）之。’夫子之谓也（……说的就是……）。夫我乃（代词，这、这样）行之（形式宾语，不译。“珍宝尽有之”），反（通“返”，回过来、回头）而求（寻求、思考）之，不得<于>吾心。夫子言之，于（对/在）我心有戚戚（内心有所触动的样子）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去声）者，何（代词，什么、什么原因）也（呢）？”说，音悦。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诗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动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复萌，乃知此心不从外得，然犹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孟曰：“有复（回复、报告）于（介词，向）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30斤为一均，千钧一发）’，而不足以举一<根>羽；‘明（形作名，视力、眼力，“失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车，作计量单位）薪（柴火），则（那么）王许（相信、认可）之（这种情形）乎？”

王曰：“否。”

孟曰：“今（现在）恩足以及（动词，到、推及、施及）禽兽，而（然而）功（功德）不至（动词，到、推及、施及）于（介词，到，不译）百姓者（助词，提顿），独（偏偏、却，副词，表不该如此却如此）何（代词，什么、什么原因）与（同“欤”。“独……与”，难道……吗、怎么这样……呢）？然则（既然这样，那么）一羽之（宾语前置的标志，“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不举，为（是）不用力焉；舆薪之（同前）不见，为不用（运用）明焉，百姓之（同前）不见（表被动，被、受到）保，为不用（施用、施加）恩焉。故（因此）王之（取独）不王（去声），不为（行动、作为）也，非不能也。”与，平声。为不之为，去声。复，白也。钧，三十斤。百钧，至重难举也。羽，鸟羽。一羽，至轻易举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锐，小而难见也。舆薪，以车载薪，大而易见也。许，犹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盖天地之性，人为贵。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是以恻隐之发，则于民切而于物缓；推广仁术，则仁民易而爱物难。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则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为耳。

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情形、具体情况），何以（复合虚词作状语，怎么、怎样）异（区别）？”

孟曰：“挟（用胳膊夹住）太山以（同“而”，表修饰）超（跳跃、跳过）北海，语（去声，告诉）人曰‘我不能’，是诚（确实、真的）不能也。为（介词，替、给）长者折枝（①支通“肢”，指弯腰作揖；②支通“肢”，指按摩手足四肢；③攀折树枝以为扶杖），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这）类一类情形也；王之不王，是（这）<是>折枝之类也。语，去声。为长之为，去声。长，上声。折，之舌反。形，状也。挟，以腋持物也。超，跃而过也。为长者折枝，以长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难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扩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难之有？老（尊奉）吾老（老年人），以（介词，拿、把）<之>及（动词，推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小孩），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运转）于掌。诗云：‘刑（通“型”，模范、榜样）于（介词，给）寡（大、正）妻，至（动词，到、推及）于（介词，到）兄弟，以（介词，用来）御（治理、管理）于家邦（卿大夫有采邑者）。’言举（拿）斯（这、这样）心加（施加、推加）诸（合词，之于）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安抚、安定）四海（天下），不推恩无以（不能、没有办法）保妻子（妻子儿女）。古之人所以（……的原因）大过人者，无他（其他原因）焉，善推其所为（所动结构，做的事）而已矣（罢了）。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与，平声。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谓我之父兄。人之老，谓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谓我之子弟。人之幼，谓人之子弟。运于掌，言易也。诗大雅思齐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谦辞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则众叛亲离，故无以保妻子。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今王反之，则必有故矣。故复推本而再问之。权（用秤称），然（这样）后知轻重；度（用尺量），然（这样）后知长短。物皆然（这样），心为甚（副词，厉害、严重，此指更加需要权、量）。王请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权，称锤也。度，丈尺也。度之，谓称量之也。言物之轻重长短，人所难齐，必以权度度之而后可见。若心之应物，则其轻重长短之难齐，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又有甚于物者。今王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是其爱物之心重且长，而仁民之心轻且短，失其当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发其端，而于此请王度之也。

唐按：上言君权、王道、仁政之道德基础。

第二部分

“抑（岂、难道，副词表反问，和连词“……，还是……”表选择问不同。“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即子于人欤？”）王兴（发动）甲兵，危（使……陷于危境）士臣，构怨（结怨，相仿的构词有“构隙”、“构恶”）于（介词，和）诸侯，然（这样）后快于（在）心与（欤）？”与，平声。抑，发语辞。士，战士也。构，结也。孟子以王爱民之心所以轻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为快也。然三事实非人心之所快，有甚于杀觳觫之牛者。故指以问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怎么、哪里）快于是（这，这样做。这里指代的是“兴甲兵”一事带来的“危士臣，构怨于侯”之后果，不是“兴甲兵”这件事本身，因为齐王羡慕的就是“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将（副词，表打算、准备）以求吾所大欲（最想要的东西）也。”不快于此者，心之正也；而必为此者，欲诱之也。欲之所诱者独在于是，是以其心尚明于他而独暗于此。此其爱民之心所以轻短，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欤）？”

王笑而（表修饰）不言。

孟曰：“为（因为、为了）肥甘（形作名，肥甘的食物、美食）不足（不够）于口与？轻暖（形作名，轻暖的衣服）不足于体与？抑（连词表选择，还是）为采色（彩色，形作名，宫中华美的装饰）不足视于目与？声音（古今异义词，音乐）不足听于耳与？便嬖（君主左右宠信的近臣。便，巧言花语）不足使令（使唤、命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来）供之（这些，指代“”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而（可是）王岂（难道）为是（这些）哉？”

王曰：“否。吾不为是也。”

孟曰：“然则（既然这样，那么）王之所大欲可知（明白）已（通“矣”）。欲辟（开拓）土地，朝（使……朝见）秦、楚，莅（临、统治）中国（古今异义词，中原）而抚（安抚）四夷（《礼记·王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泛指中原地区以外四方少数民族，“四夷宾服”是“王天下”的标志）也。以（依靠、凭借）若（通“偌”，这么、这样。《孔雀东南飞》：“君既若见录”）所为（做的事）求若（这样）所欲，犹（如同、仿佛、好比）缘（攀缘、攀爬）木而（同“以”，目的连词）求鱼也。”与，平声。为肥、抑为、岂为，不为之为，皆去声。便、令皆平声。辟，与辟同。朝，音潮。便嬖，近习嬖幸之人也。已，语助辞。辟，开广也。朝，致其来朝也。秦楚，皆大国。莅，临也。若，如此也。所为，指兴兵结怨之事。缘木求鱼，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像）是（这样）其（副词表疑问，不译）甚（厉害、严重；作名词，严重的后果）与？”

孟曰：“殆（副词，恐怕、大概、也许）有甚焉。缘木求鱼，虽（虽然）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倾尽）心力而（表修饰）为之（那样事，指“兴甲兵”），后必有灾（指残民破国之事）。”

王曰：“可得闻与？”

孟曰：“邹人与（介词，和）楚人战，则（连词，那么）王以为孰（疑问代词，谁）胜？”

王曰：“楚人胜。”

孟曰：“然则（既然这样，那么）小（形作名，小国）固（本来）不可以敌（抵抗）大（形作名，大国），寡（形作名，人少的国家）固不可以敌众（形作名，人少的国家），弱（形作名，弱国）固不可以敌强（形作名，强国）。海内之地方（土地纵横各有）千里者（代词，国家）九（数词作谓语，九个），齐集（总共）有其一。以（凭借、依靠）一服（使……臣服）八，何以（怎么、怎样，有什么）异（不同）于邹敌楚哉<主谓倒装句>？盖（通“盍”，“何不”合音词）亦（助词）反（通“返”）其（那）本（根本，指仁政）矣。甚与、闻与之与，平声。殆、盖，皆发语辞。邹，小国。楚，大国。齐集有其一，言集合齐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胜，所谓后灾也。反本，说见下文。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介词，在）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介词，在）王之野，商贾皆欲藏（储存）于（介词 ，在）王之市（市集），行旅（出门远行的人）皆欲出（行走）于（介词，在）王之涂（通“途”），天下之欲疾（憎恨、痛恨。“痛心疾首”）其（他们的）君者皆欲赴（奔向）愬（同“诉”，控诉、诉苦）于（介词，向）王。其（连词表假设，如果、倘若）若是，孰（谁）能御之（他）？”朝，音潮。贾，音古。愬，与诉同。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悦，远者来，则大小强弱非所论矣。盖力求所欲，则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则所欲者不求而至。与首章意同。
第三部分

王曰：“吾惽（糊涂不明事理），不能进（上升、达到）于（介词，到）是（这、这个地步）矣。愿（副词，表希望）夫子辅（帮助、帮助实现）吾志，明（明确地、明明白白地）以（同“而”，表修饰）教我。我虽不敏（谦辞，不聪慧、不通达事理），请（表敬副词，请允许我）尝试之（这样做）。” 惽，与昏同。
孟曰：“无恒（固定的、永久的）产而（却）有恒心（持久不变的志向）者，惟士为（是）能（能做到）。若（转折连词，至于）民，则（假设连词，假如）无恒产，因（连词表承接，于是、就）无恒心。苟（假设连词，假如）无恒心，放（放荡、放纵）辟（邪辟、不老实）邪（行为不正）侈（放纵、放肆），无不为（做、干）已（通“矣”）。及（介词，等到）陷（陷害）<之>于罪，然后从而（跟着）刑（施加刑罚、处罚）之（他们），是（这）< 是>罔（通“网”，罗网，张网捕捉，即陷害）民也。焉（疑问代词，怎么、哪里）有仁人（仁爱的国君）在位，罔民而（却）可为（做，做得到、达到）也？恒，胡登反。辟，与僻同。焉，于虔反。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规定、规划）民之产，必使<之>仰（副词，对上）足以（介词，用来）事父母，俯（副词，对下）足以畜（蓄养、养活）妻子，乐岁（丰年）终身（整年）饱，凶（庄稼歉收。“河东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驱使）而之（走向）善（善道），故民之（取独）从之也（舒缓语气）轻（易）。畜，许六反，下同。轻，犹易也。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今也（舒缓语气）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副词，只、只是）救死而（副词，尚且）恐不赡（足、够，时间足够），奚（疑问代词同“何”，哪里、怎么）暇（空闲）治（讲求、研习）礼义哉？治，平声。凡治字为理物之义者，平声；为己理之义者，去声。后皆放此。赡，足也。此所谓无常产而无常心者也。王欲行之（王道），则（那么）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产者，又发政施仁之本也。说具下文。五亩之（音节助词）宅，树之（音节助词）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去声）帛矣；鸡豚（小猪）狗彘（大猪）之（代词复指“鸡豚狗彘”）畜（蓄养）<以“之”为标志的宾语前置句>，无（通“毋”，别、不要）失（错过）其时（繁殖的时机），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音节助词）田，勿夺（同“失”，错失、错过）其时，八口之家<《寡人之于国也》作“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慎重，认真从事）庠（周代为庠）序（商代为序）之教，申（反复陈述）之（他们）以（用）孝（孝敬父母）悌（敬爱兄长）之义，颁（同“斑”）白者不负（背）戴（头上顶着）于道路矣。老者<《寡人之于国也》作“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这样以后却）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见前章。此言制民之产之法也。赵氏曰：“八口之家，次上农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为齐梁之君各陈之也。”杨氏曰：“为天下者，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产告之。”此章言人君当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齐王非无此心，而夺于功利之私，不能扩充以行仁政。虽以孟子反复晓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终不能悟，是可叹也。

唐按：行王道统一天下        行仁政        德       推广仁爱之心       有怜悯心

延伸讨论：

孟子的仁政学说

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连年战争、生民涂炭的现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使之成以“仁政”为代表的一整套社会政治主张，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标志。

一、孟子“仁”的含义。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三万五千字，但光“仁”字就出现了150次，可见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此，仁与人互为表里，合而言之即为“道”；人是道的主体和归宿，因此办一切事情都应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仁”。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灵魂。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舍此人们将无所适从。仁政思想便是在这一思想基奠上展开的。

二、性善论--仁政的伦理基础和哲学依据。

任何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它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

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他认为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对庶民来说，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世道衰微，仁、义、礼、智“四德”沦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对于四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那些“芸芸众生”、“匹夫匹妇”找回“四端”。孟子强调先知先觉者应唤醒那些浑浑噩噩地沉溺于利欲之中的老百姓，将他们拉回到仁义的轨道上来。有了统治者和庶民两方面的性善，社会的彻底净化自然就不在话下。

三、仁政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理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

经济方面。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孟子强调保护小农经济，以此来维持和改善老百姓的生计，从而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其具体措施包括“正经界”即实行“井田制”、“薄税敛”即减轻人民负担等国家经济政策，以及“不违农时”、“深耕易耨”等遵循生产规律的主张。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幻想着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润泽”，便可以在当时实行。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次，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征发徭役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与薄税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毂不可食矣。”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孟子反对杀鸡取卵似的剥削，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法律方面。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但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但他反对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骂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在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对于国家政权的安稳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这一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民心代表天意。孟子承袭孔子的天命观又加进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以民心而察天意。人可以通过“求其故”的途径而知天命，“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有备于我”的著名观点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心性哲学的源流。

孟子将伦理秩序视作政治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鲜明体现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点。孟子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并以此为准衡量统治的优劣，他认为减轻人民负担，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民才能够丰衣足食，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可以说是仁政。

孔子的仁着重在伦理学方面，他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与价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权力。孟子的仁政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恒产”的进步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附：《梁惠王章句上》相关资料

一、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二、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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